
你们家祖上做小生意，你祖
父的父母做挂面、炸馓子卖，生意

淡季还会租船到运河上下游贩
米，顺便倒腾点银圆，比平常人家
多置了二亩地。所以你爷爷才有
钱去念私塾———没钱的人家谁念
得起书？现在你祖父的父母都死
了，虽然土地都充了公，挂面机子
散架了，炸馓子的大铁锅也漏了
底，米一粒不存，银圆一个不见，

你初凡子依然是地主。地主是个
世袭称号，就像“革命世家”，就像
“无产阶级英雄”。

每次游街和批斗，要么是你
祖父初凡子打头，要么是秦环第
一个；接下来的人排名不分先后，
谁命不好谁倒霉，犯了事被抓了
现行，就把剩下的两个名额补上。

偷鸡摸狗的，损害国家财产的，出
工误点的，窥视女人洗澡的，好吃
懒做的，偷人养汉的，通奸爬灰
的，朝别人家院子里扔砖头的，喝
醉了骂人祖宗的，逮谁是谁。通常
你祖父会戴一个白纸做的大高
帽，帽子上前后分别写了毛笔字，

前面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
罪名一口气全列上去，后面是“阶

级敌人”。秦环不戴高帽子，被剪
了个阴阳头，脖子上挂一双破鞋。
这是民间智慧：男男女女的事，全
在这阴阳头和破鞋上了。

你们家和秦家（包括景侉子）
关系好，就始于这个时候。“批友”
和“游友”，算患难之交，感情自然
非同寻常。四条街的人都不敢搭
理你们家，秦环和她闺女搭理。再
有一个原因，你祖父很是敬佩秦
环。初凡子是个文人，胆子却小，
稍有点儿风吹草动就低下头不敢

吭声，怎么批怎么挨着，怎么斗怎
么受着；秦环不，批斗游街从不把
脑袋垂着，就仰着脸：想打的过来
打吧，想丢石子的丢吧，想吐口水
的吐吧！当年批斗会在石码头上
开，初凡子、秦环和另外一对通奸
的男女一起站在高出地面一米的
台子上（六条船倒扣在地上，上面

铺了木板），你祖父和那一对男女
都快把脑袋低到裤裆里了，秦环挺
着腰杆硬邦邦地站着。她的手被
绑在后面，不能指着观众，她用下
巴点，下巴对着人群里一个个批
她骂她的人点：
“你，你，你，你，你，还有你！

现在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我
卖屄。是，老娘我卖了！我卖给谁
了？你，你，你，你，你，还有你！你
们哪一个敢站出来说，你从来没进
过我的屋，从来没爬过我的床，从
来没上过老娘的身，从来没有跟

狗、跟猪一样叫唤过？哪一个？有
种你站出来！”

现场静下来。突然就像一场

文明人的聚会，大家学会了含蓄、
矜持和隐忍。男人们低下头。女人
们也低着头，因为羞愧，也为了掩
耳盗铃，不想在众人面前让丈夫雪
上加霜；她们不吭声，但两眼喷着
火，盘算着回家如何收拾这帮虚伪
无耻的臭男人；同时她们中阴险的
人也在心里骂，不要脸的婊子，裤

裆里的事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斗，
斗死这个烂屄！

你父亲后来说，批斗完回家，
你祖父感慨，愧不如秦环，那真是
巾帼英雄。你祖父由此对初家的
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

可交往，那就是秦家。这也是你和
姐姐平秋与天赐、福小打小一起
玩的原因之一，长辈们鼓励你们
去秦奶奶家。在四条街，秦家不是
人缘最好的那类人家。人都很好，
但大家就是觉得有点隔。老太太
秦环年过四十就只穿黑衣服，经
常一个人进神秘可怖的斜教堂，

在那个时候，“破四旧”的遗风尚
在，秦环本人性格又刚烈，能不惹
都不愿去惹；景侉子来花街，因为
倒插门心里免不了自卑，话少，见
着人能躲就躲，慢慢地，这一家都
冷冷的有点人不沾鬼不靠了。大
人们敬而远之，倒是小孩子们相
互交好，那另当别论了。

1976 年，“四人帮”被抓起来，
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和街上的大喇
叭同时在讲，天下太平了，都消停
吧。远离北京的花街担心领会错
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运
动”坚持了两个月。到年底，批斗
和游街已是强弩之末，早就从政

治斗争转变成一种全民游戏。你
祖父的高帽子还戴着，但上面没
人愿意再写字了；秦环左边的头
发已经长起来，没人督促她再剃
掉，脖子上的鞋子也没那么破，有
时候没挂也没人记得起来。大家

嘻嘻哈哈地说：“集合啦！游街啦！
批斗啦！”游街和批斗时耐不住寂
寞的人，主动跳起来，唱起来，文

艺宣传队的骨干们在队伍里演起
了地方戏，经常把被游街的人甩
在了队伍的最后头，把他们给忘
了；热热闹闹的像过年。再后来，
“年”也懒得过了，没人招呼他们。
1977年 2 月 17 号，除夕，傍晚，你
祖父从南大街买了炮仗走进花
街，看见秦环站在斜教堂门口往

里看。
“他秦姨，不回家包饺子？”

“他初伯，你说这以后真就不
斗了？”秦环答非所问，“咱们都有
阵子没上台了吧？”
“听政府的话音，是这么回

事。可谁知道呢。”
“政府要是反悔，说继续‘革

命’呢？”
“要真继续，这年你不过他也

继续。过了年再说。你没见着，街
坊邻居也斗不动了？”
“你看这冷风灌的，”秦环说。

她把洞开的教堂门关上，手里突然

多了把铜锁，“他初伯，我想信这
个教，你看行不？”

你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张
张说：“他秦姨，这个你别问我。我
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手艺

好的木匠，我想做个十字架。”秦
环说，“他初伯，放心，不连累你。”

你祖父为自己的胆怯难为
情。“不是那个意思，”你祖父说，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已经信了
吗？”
“我那是进来坐坐。沙教士一

个人蛮孤寂的，过来看看他。”
她说的沙教士是斜教堂里最

后一个洋教士，奥地利人，上个世
纪 30年代初来中国，辗转传教，40
年代中期来到花街。刚传了几天
教，还没发展出够一张桌吃饭的教
友数，新中国成立了。教友们转身
开始积极要求入党，坚决不进教堂

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
教士全部停止传教活动，一律各回
其国。沙教士倒是想回奥地利，叶

落归根当然是美事，但年纪大了，
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
他早也适应了中国生活，汉语虽然
还带着口音，但肯定比德语说得利
索；筷子用得也比刀叉顺溜，喜欢
上了喝豆浆吃油条包饺子，胃也被
改造过来了。他给淮海市领导写
了份申请，风烛残年，实在动不了

了，教不再传，只求终老花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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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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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朝楼道打量了一下，人影子都没有，并且她
还提前故意关掉了一个灯，也再没人开启，显得十
分昏暗。她轻轻关上了门。反过身，见他站得很近，
似乎有一种想拥抱的意思，但她立即很是礼貌地
表示了拒绝：“请坐！”他一笑，就朝她指定的位置
坐下去了。

她给他沏了茶。都是早已准备好的，只需把开
水倒进去就是。沏完茶，她坐在了他对面较远的沙

发上。那种刻意的距离感，又让他微微笑了一下，
笑得很优雅。乡镇与县城的距离有多大，县城与省
城的距离就有多大，甚至更大。这是她对这个男人
的基本感觉。

他说：“我终于把你爸对上号了，在一个会上。”
“你高高在上的，还能看清底下的一个副局

长？”
“想看谁，再远也能看清楚。”

她脸唰地就红了。自结婚后，都很少有这种十
分过激的羞涩感。
“你爸跟你长得很像，高鼻梁大眼睛的，年轻

时一定很帅！”
“听我妈说，我爸年轻时可没让她省心过。”说

完这话，她自己先笑了。
“你大概也很难让人省心吧！”这话意味就深

长了。
她急忙说：“我可是太让爸妈省心了。就一傻

乎乎的白大褂。”
“你……那一位……觉得你省心吗？”
她的脸又红了，随口答了声：“那当然。”不过

急忙把话题引开说：“你们明天也放假？”
“没有说放，其实是放了。”
“你都不准备回省城一趟？”

“回去也是一个人，不如就地过节。”
她憋了一会儿，到底还是忍不住地问：“我不

相信……储县长会是一个人。”问完这话，自己的
脸已发烫了。
“真的一个人，都离几年了。”
“追求的……大概排成长队了吧！”她没想到

自己能说出这话来。
“没有没有。哪顾得上啊！”
储县长其实是储副县长。准确地说，是来挂职

的科技副县长，叫储有良。原来是省上一个研究所
的副研究员，后来想走仕途，找到要害人点拨了一
下，以无党派身份提到了副县级。到了县里，其实
啥也干不了，既不懂农村工作，也不懂经济工作。
以为他懂科技，让分管了一两个部门，也是被他搞
得一塌糊涂。底下人叫苦不迭，有的甚至要辞职，
说还没见过这么日把 的干部。王中石书记也很无
奈，就把他挂在“空挡”上，临时搪搪差。因此，他也

就有了大把的时间游山玩水、钓鱼打牌、跳舞唱
歌，单等“下挂”时间一满好走人。大家也都希望上
边快点来考察，提拔走了都安生。

杨艳梅开始也听到过一些闲话，不过从自己
接触看，觉得这个人挺有趣味，挺有风度，而且是
见过大世面的人。这么年轻，就副县级了，前途自
然不可限量。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跳舞、唱歌都有感

觉。他个头挺拔，可谓风度翩翩、洒脱不羁。就连探
戈、伦巴也都跳得把县城的舞迷们能甩出几条街
远。在他的带领下，她的舞技也日渐长进。不过在
舞池里，贴着她的耳朵，他已约过她好几次，让到
他的住处去聊聊天，她到底没去。储县长毕竟太扎
眼，她也不愿去蹚这浑水。实在是一约再约，刚好
端午节爸妈要去大姨家，她就同意他到家里来了，
这样一切都主动些，免得面对难堪时不好应对。不

过终是自己想见，才有了这样的安排。
孤男寡女的两人世界，又有一份不会有人打

扰的安全保障，果然是十分快意愉悦。她提前就已
把音乐放好，不过声音调得很低，这样使房内更有
一种温馨与神秘感。

他呷了几口茶，就起身说：“来一曲吧！”
“在家里跳呀？”
“这环境多好。”

“不跳不跳，咱们就坐着聊天。”
他已上前躬身邀请，并很是有分寸地把她拉

起来了。她在推辞，她在退让，但终究还是和上他
的舞步，开始了暗红色灯光下的旋转。

这是与歌舞厅完全不同的环境，两人一擦身，
她立即就有一种陷入感，陷入了什么不得而知，只
是觉得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可恍惚间，她又希望

爆炸，希望像飞蛾一样扑进这爆裂的火焰。而他把
她越搂越紧，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已搂进了她的卧
室，并且直朝床榻抵压过去。她一个激灵猛醒过
来，不，这算怎么回事？竟然是在自己能够防范的
家里缴械投降了。她与安北斗恋爱一年多，他都没
敢碰过她的身子。她喜欢这个男人，对这个男人有
感觉，但也没有准备跟他上床啊。这是怎么了，一
切都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再

进行下去了。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5）

从与曾小安结婚起，一晃八

年，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郑
雄总是称曾本之为先生，从未叫过
爸爸。刚开始，不管是别人还是家
里人都觉得怪怪的，时间长了，也
就习惯了。毕竟将岳父称作先生或
将丈夫称作先生的先例不少，这样
称呼的人无一不是学界权威。马跃
之曾酸溜溜地说过，可惜柳琴没有

给他生个女儿，否则也要让女婿称
自己为先生。无论配得上或者配不
上这样的雅称，曾本之一向不会对
这类闲话做出反应。

接下来安静在外面敲门，他
一定要站起来，走上几步，正好在
书房中央与推门进来的安静轻轻

拥抱一下，脸贴着脸，相互说一声
晚安。

家里彻底安静下来之后，曾
本之才将那封古怪的来信取出
来，摊在写字台上，用放大镜细细
地看了很久。

叁

与马跃之见面之前，曾本之
先在自家楼内的电梯里见到一只
小蜜蜂，随后顺理成章地想到马
跃之的妻子柳琴。

上次与马跃之畅谈时，马跃
之兴奋得像是一名刚去武汉大学

看过樱花，得知原来世上美女如
此之多的大学男生。马跃之如此
高兴的原因是妻子柳琴从随州出
差回来，突然说起要带上他去当
蜂农。在省养蜂协会工作的柳琴
没有让马跃之太惊讶，她这次去
随州，在离曾侯乙大墓不远的一
家汽车改装厂里见到一款养蜂专

用汽车，车上有一间供夫妻二人
休息的房间，房间里有空调、电
视、淋浴设备等。柳琴说，这种养
蜂汽车特别适合情侣使用。两个
相爱的男女，自己驾着养蜂汽车，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遇到收费站就

走绿色通道，不用交一分钱的过境
费或通行费，见到有花开放的美
景，就停下车欣赏几天，并将蜂巢
里的蜜摇出来卖了，有数不清的小
打工仔替自己挣钱，沿途的日常花
费也就有了。

柳琴连开车的线路都设计
好，每年五月从武汉出发，往北一

站站地先到河南、陕西、内蒙古，
再到甘肃、青海、西藏，然后从云
南、贵州、广西、湖南绕回来，正好
一年时间，国内所有开花的季节
都赶上了。不仅不用花一分钱，还
有可能小赚一笔。这美好的遐想
使得几个月来心如止水的马跃之
有些动情了。等到恢复平静时才

想起来，他俩都不会开车。柳琴因
此对马跃之说，她一定要鼓动曾小
安如此试验一回。

马跃之觉得柳琴是异想天开。
正在读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

文学博士的曾小安果然说，郑雄
有副厅长官职在身，岂能如此自

由散漫？
曾本之刚想到柳琴，柳琴就

出现在他家楼下。
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反应都比

较慢，这是他们的工作特性决定
的。一个只上过初中的建筑工人，
一天就能挖几立方米的基坑。一个
年过六旬的农民驾驭一头老牛，一

天能耕三亩地。一个考古工作者，
守着各式各样的先进设备，三天下

来都挖不出一只拳头大小的陶罐；

如果是发掘一只青铜重器，十天半

月都不一定让其全部显形。
曾本之的思绪从柳琴还是这

么漂亮，再慢吞吞地意识到这个
女人不在家侍候马跃之，天天在
省养蜂协会上班时，柳琴已经说
了一大堆话，其中包括她最喜欢
说的几句名言：男人所谓上班就
是不用听老婆的唠叨了，所谓下

班则是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女
人不同，女人上班是为了回家后
更好唠叨，女人下班则是为了让
老板的脸色更加难看。

柳琴是来找曾小安的。论年
龄辈分，柳琴与曾家交往应当首
选安静，偏偏柳琴十次当中有九
次半是找曾小安。当然，这事也还

有某种天意，柳琴比安静小十几
岁，模样一点不显老，与曾小安站
在一起，哪怕十分努力认真辨认，
也只敢说她们长得像姐妹。看不
出她们兴趣有多相同，但她俩就
是有事没事粘在一起，不是逛街
就是泡吧。弄得曾小安经常上午

出去，直到晚九点以后才回家，人
进屋了心在外面，还要抱着手机
与柳琴窃窃私语一番。

柳琴嗔怪曾本之将自己的老
公拐跑了，还说：“两个老男人粘
在办公室里有什么意思，不如趁
着老胳膊老腿还能动弹，多陪陪
老婆。”

曾本之就有所指地说：“我也
想驾驶养蜂汽车，带着老婆周游

列国，只是这把年纪了，哪怕有驾

驶执照，人家也不会让我开车。”

柳琴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可
她还是笑出声来，而且还称马跃之
是老顽童，家里的事能说的和不能
说的都往外说。曾本之也笑，让她
快点打电话，叫曾小安下楼。

柳琴却说：“不能打电话，一
定要爬到你家楼上，亲自将曾小安
接出来，免得有人见不着曾小安，

会跑遍武汉三镇找醋吃。”
看着柳琴进了自己家的单元

门，曾本之才继续往楚学院走去。
楚学院离东湖的直线距离只

有一千多米，虽然临近双向八车道
的东湖路，却很幽静。曾本之从进
门起，只要碰到人，对方都会礼节

性地主动打招呼。这类寒暄，最突
出的是它的仪式感，缺了不行，多
了又让人不舒服。好在电梯里没
有别人，曾本之独自上到六楼，正
要打开挂有“楚弓楚得”门牌的办
公室，忽然发现南边隔壁“楚乙越
凫”室的门是开着的。

曾本之愣了愣，然后大声问：

“谁在屋里？”
片刻后，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

口：“是我！我叫万乙，是新来的！”
曾本之这才走过去：“听说

了，在南京大学读的博士？南京大
学重视田野考古，学问越好越像做
体力活的。你这样子好像有悖南
京大学的传统啊！”

后面的这些话，是曾本之站

在门牌为“楚乙越凫”的办公室正
中间说的。曾本之刚刚得知楚学
院安排万乙在“楚乙越凫”室办
公，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间屋
子空置八年都没被人动过一张
纸。曾本之要万乙将行政科配给
的新椅子退回去，书柜上了锁的不
要动，没上锁的也不要动，每本

书、每张纸都要保持原来的模样，
就连那本八年前的台历也不要多
翻动一下。 （未完待续）


